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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对外婆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她有啥
身体劳累不适的，便喜欢拔火罐。可以说，外婆对
拔火罐情有独钟。用她的话讲，拔火罐能去湿气、
清淤毒，这一拔，能拔出健康，拔出精神。头疼感
冒、腰酸背痛，她都能用“拔火罐”的方式应付过
去，很少见她打针吃药。

说起外婆的那一堆“火罐”，其实都是些就地
取材、信手拈来的瓶瓶罐罐，其中以雪花膏的空瓶
子最多。这种短粗的瓷瓶，在外婆眼里是上好的火
罐。每年冬天，家里人用完的雪花膏瓶子，都被外
婆搜集起来，成了她眼里的“宝贝”。

在我眼里，外婆是劳动的好手，干起活来，不
惜力气，一个顶外公两个。那时候插秧，全靠人的
两只手，外婆在田里扎下腰，非要一口气把秧苗插
到对面才肯直腰。外公速度本就比外婆慢，还经常
直腰，就更慢了。一场春种下来，外婆累得走路得
扶着腰。这时，火罐就该派上用场了。

只见外婆趴在炕上，撩起后背的衣衫，外公开
始给外婆拔火罐。两三根火柴一起丢进雪花膏瓶
子，趁着火旺的时候，猛地扣下去，轻旋几下，火罐
就吸附在了外婆腰上。有时点一根火柴，再点燃
一张纸，丢进瓶子，作用一样。

外公左一个、右一个，直到外婆的腰上、背上，
爬满了火罐，方才住手。我看着那燃烧的火苗，贴
近外婆的皮肤就感觉疼，外婆却说她皮糙肉厚不怕
疼，就是疼，也只是疼那么一下，“唰”地就过去了。
要是不拔，腰一直疼下去，才麻烦。

每次拔完火罐，外婆都说，这下舒服多了，便
又开始在家里、田里地忙活。我那时有些怀疑，一
个小小的火罐，真有这么神奇？

外婆有时头疼，还自己在脑门上摁个火罐。
正面的火罐够得着，她自己来。脑门的位置有限，
一般就拔一个火罐。二十分钟后取下火罐，脑门
上有一个肿胀的紫色印记。

那次，外婆在脑门上扣了个火罐进进出出，而
电视上正在放《西游记》，看她脑门顶火罐很像银
角大王，我不由喊了一声：“银角大王！”外婆也不
生气，一把抓起屋檐下晾晒的葫芦，托在手里，冲
我大喊一声：“孙行者，我喊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老孙在此！”我应了一声。外婆念了声：“收！”接
着做了个盖盖子的动作。

有一次，外公不在，外婆让我给她拔火罐，我
有点下不去手，生怕烫着外婆。她一再鼓励我大胆
去做，于是她的后背成了我的试验场。经过几次尝
试，火罐才牢牢地吸附在她背上。她不忘冲我竖起
大拇指：“我外孙就是聪明，几下就学会了。”

自从我学会拔火罐，几乎成了外婆的御用拔
罐师，即便外公闲着，外婆也很少喊他了。几个火
罐，几根火柴，几张旧纸，组合成“拔火罐”套件，多
少减轻了外婆过度劳作带来的伤痛。

我记不清给外婆拔了多少次火罐，只记得后
来自己拔罐的技术大有长进，火罐一下就能吸附
在皮肉上，很少有脱落的。同桌有次说他头疼，我
建议他拔罐，说我就能操作，他还真就同意了。当
时读小学二年级的我，在他家里找了个雪花膏空
瓶，点了根火柴，撕了张作业本上的纸点燃，丢进
罐子，不由分说就卡在了他脑门上。二十分钟后，我
给他取下火罐，他兴奋地喊：“头不疼了，好了！”

后来，外婆故去，我再没给人拔过火罐。有次
看到同事肩后有几个印记，像是火罐，

又不太像，一打听，他说去医馆
拔的气罐，我便没再多问。

拔火罐、刮痧，是中
医常用的外治方法。以
前，很多家庭都会这
些，如今的人们很少
会这些操作的了，习
惯了大病小病往医
院、诊所跑。每当我想

起外婆，便不由想起拔
火罐这事，前人往事像一

堆炭火，稍稍拨弄，便感觉暖
上心头。

“昨天夜里，我有个病人咳嗽不止，
喝了一碗鸡蛋茶就好了，夜里睡了个好
觉。”今天下班回家后，妻子不经意的一
句话，让我瞬间想念起已经故去十多年
的母亲。因为，这个能有效缓解咳嗽痛
苦的鸡蛋茶做法是母亲教给我的，我又
教给了妻子，现在妻子又把这个做法教
给了她的病人。

我小时候身体比较弱，但又爱疯
玩，容易出汗，所以每年季节交替的时
段总是容易患上重感冒，并且伴随着发
烧咳嗽，久久不愈。那时候没有电灯、
电视，更没有网络，农村的夜晚没有什
么可以娱乐的活动，再加上生病了体弱
无力，只能早早忍着频繁咳嗽的痛苦上
床睡觉。不过，对付这感冒咳嗽，母亲
有她的绝招。

到现在我都清晰地记得，夜深人静
的时候，母亲忙完手上的活计，总会给
我做一碗甘甜的鸡蛋茶。伴着昏黄的
煤油灯，母亲轻轻唤醒我，左手把我从
枕上扶起来，然后右手端着温热的鸡蛋
茶慢慢地喂我喝下去。

那时候，对我们家来说，连鸡蛋都
是极其珍贵的。家里虽然养了十几只
母鸡，但是需要靠着它们、靠着卖些鸡
蛋补贴家用；我们平常是极少舍得吃鸡
蛋的。如果不是因为我感冒咳嗽不止，
一直睡不好，母亲肯定舍不得拿出两个
鸡蛋，来给我做鸡蛋茶喝。

神奇的是，每当我喝下母亲调制的
鸡蛋茶，那股钻心般疼痛难受的咳嗽就
会瞬间消失，那一天也终于可以安安稳
稳地睡到天亮。这成了我儿时非常深
刻的记忆。后来长大了，到外地读书，
母亲担心我患了感冒咳嗽睡不好觉，就
把这个做法教给了我。往后的日子，这
碗神奇的鸡蛋茶一直陪伴着我，如同母
亲在身边照顾着我一样。

妻子是医生，深信西药对感冒咳嗽
的治疗作用。因此，刚开始她并不相信
鸡蛋茶的功效，普普通通的鸡蛋怎么能
够对付得了病因复杂的感冒咳嗽呢？
尽管如此，每逢她感冒咳嗽不止，睡不
好觉，我总是要“顽固”地跟她推荐母亲
的鸡蛋茶；但她在很长一段时间还是不
肯接受的。

大概婚后第二年的那年夏天，事情
发生了转机，她患了比较严重的感冒，
跟我小时候一样，也是咳嗽不止，一直
睡不好。借此机会，我再次跟她推荐了
母亲的鸡蛋茶。因为熬不住咳嗽的煎
熬，她总算是答应试试。没想到这一
试，就让妻子彻底改变了对鸡蛋茶的看
法。她喝了我按照母亲的配方调制的
鸡蛋茶后，效果马上就显现了，后半夜
竟然没有一声咳嗽，睡得安安稳稳。

从此以后，妻子像变了个人似的，
只要她感冒咳嗽，睡不好觉，就会主动
要求我给她做母亲的鸡蛋茶，哪怕那时
候我已经睡着了。不仅如此，妻子还把
母亲的鸡蛋茶配方教给了她的病人，只
要哪位病人因为感冒咳嗽睡不好觉，
她都会毫无保留地教会病人如何制作
鸡蛋茶。病人服用后也确实很有效
果，都竖起拇指夸她有妙招。就这样，
一碗鸡蛋茶改变了妻子对中国传统食
疗文化的认识与理解，也帮助了越来越
多的病人。

说起来，这碗鸡蛋茶的做法，并不
复杂，只需将两只鸡蛋打碎，倒入摄氏
八九十度的开水冲泡、搅拌，滴上几滴
香油，再加入适量的砂糖即可。但是这
碗鸡蛋茶，对我而言有着不同寻常的特
殊意义。母亲已经故去十多年，在漫漫
时光里，我已经从心底里接受了母亲的
离去，即使想起与母亲在一起的过往，
也不会泛起很大的涟漪了，但今天妻子
的这句话，让我再难忍住不去拧开那感
情的阀门。

母亲出身很好，听大舅讲，缔造共
和国的革命先辈都曾多次拜访过她
家。但生于那乱世，时代激荡，让母亲
没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后来嫁给
老实巴交的父亲，一辈子都在苏北农村
种地为生。因此，我一直遗憾于母亲的
人生过于普通平淡，没有什么值得子女
传说的高光时刻；但今天妻子的这句
话，让我瞬间改变了对母亲的看法。

我想，这碗通过妻子在病人中间不
断造福的鸡蛋茶，就是母亲留给这个世
界最好的礼物。

为外婆拔火罐
□贾明明

母亲的
鸡蛋茶

□戴龙成


